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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夏海荣

星座：处女座

生肖：鸡

出生年月：1981年9月

职业：遗体化妆师、遗体防腐师

居住地：新河

兴趣爱好：旅游、象棋、看书、上网

他是 80 后，去年刚结婚；他从事这项职业 10 余年，未曾参加过别人的婚宴；他用手中的色彩，

在都市幽僻的一隅，饱蘸生活的酸甜苦辣，为诸多形形色色的人生画上最后一个美丽的句号。

夏海荣：让逝者体面地离开，
是一份高尚的工作

三百六十行，各有各精彩。在这些职业中，有你

没注意的，也有你不知道的，还有你根本想不到的。

或边缘，或神秘，或新兴，这样一些职业其实说到底

也都和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遗体化妆师——这种职

业是不是很“恐怖”？如果你见到这些每天为陌生人

的离去而忙碌的人，你是否敢握他们的手、吃饭、逛

街，甚至谈恋爱？

近日，小记亲身探访了温岭横山头殡仪馆，对一

位“资深”的遗体化妆师——夏海荣进行了“零距

离”访谈——他是 80 后，去年刚结婚；他从事这项

职业 10 余年，未曾参加过别人的婚宴；他用手中的

色彩，在都市幽僻的一隅，饱蘸生活的酸甜苦辣，为

诸多形形色色的人生画上最后一个美丽的句号。

这个特殊的化妆间陪伴了他人
生最青春的时光

在肃穆的遗体化妆室里，夏海荣用沾有酒精的棉花，

轻轻地擦拭着遗体的面部。记者按捺住内心的紧张打量遗

体，只见逝者的嘴巴和眼睛均未闭合。夏海荣清洁完面部

后，又换上一团新棉絮，轻柔地帮逝者合上了眼睛和嘴

巴。

接下来，夏海荣从化妆盒中拿起眉笔，细心地描画起

来。为让遗体看起来更自然，他先在遗体的脸上上了一层

粉底，接着又上了些许腮红，轻描了淡淡的唇彩。10余分

钟后，逝者双眼轻合、嘴唇微闭，看起来面容安详，几乎

与睡去无异。

夏海荣的化妆间大概 30 多平方米，中间摆放着一张

操作台 （即是躺尸体的），化妆间里的物品不多，只有化

妆箱等几件而已，显得空旷而单调。可就在这空旷寂寥

中，硬生生地产生了逼仄的感觉，毕竟这化妆间不是普通

的化妆间。

而对于夏海荣来说，这个特殊的化妆间却陪伴了他人

生最青春的时光。夏海荣 1999 年毕业于济南民政学校，

专修殡仪学。他从 18 岁起，就在市殡仪馆从事遗体化妆

工作，这一晃都 10 多年了。除了休息日，天天如此，连

节假日也要轮班。年复一年，每天从一上班开始验收尸体

编号、整容化妆到最后送到礼厅里，不容许出现任何差

错，一旦遗体的名字和编号搞错，就是“特大的事件”。

让逝者得以安详，让生者得到
安慰

夏海荣每天都要给每具尸体梳头发，还要用热毛巾清

洗面容，小心翼翼，充分显示对死者的尊重。若因交通事

故、刑事伤害等致死的，还要先给他们整容或是缝针；若

是变形的，他会先给遗体注射一针防腐剂，以保持尸体新

鲜度。然后再慢慢涂上粉底、画上眉毛⋯⋯如果是女的，

还要涂上口红。总之，要使尸体的面部尽量恢复光泽。

在外人看来，遗体化妆工作既让人恐惧，又带有几分

神秘。然而，在面对每一具遗体时，包括破碎的、腐败

的，夏海荣的神情一直波澜不惊、一脸镇静。每具遗体从

美容到火化，得搬来搬去几次，忙完一具遗体后，他总是

满头大汗的。“我把每一个需要面对的遗体都当成自己的亲

人，这样便能理解那种失去亲人的悲痛，完全没有恐惧

感，让逝者得以安详，让生者得到安慰。”夏海荣坦诚地告

诉记者。

尤其是火灾、交通事故引起的伤，最
难处理了

“平时需要化妆的时候，我就一个人在这里化。一般给正常死亡的

遗体化妆只需要 20 多分钟，但碰到意外死亡的、遗体损坏特别严重的

情况，化妆时间就不一定了，时间长的可能需要三四个小时，尤其是火

灾、交通事故引起的伤，最难处理了。”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给一位下半身被船舱发动机的飞轮搅拌而惨死

的死者化妆美容。”那个时候，殡仪馆从未接过这样的业务，但还是派

出了夏海荣和另一位化妆师赶赴现场。当登上出事渔船进入船舱，一股

浓烈的机油味和血腥味扑鼻而来，令人作呕。夏海荣发现，船舱有些狭

小，而且船体不停地摇摆，工作难度很大。

他和同事一起把散落的尸块收集到一处，用洗洁精洗去沾在上面的

油污和血污，然后用针线把尸块逐一拼接缝合，空隙处用药棉填补。渐

渐地，遗体恢复了完整。夏海荣又给死者化上淡妆，穿上新衣。死者看

上去安详自然，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

终于完成了全部工作，夏海荣站起身。这时，他才感到自己是那么

地疲惫。他看了一下时间，原来他和同事在船舱里工作了整整 8 个小

时。对此，目睹了他们工作的船主和船员都敬佩不已。

“前些年都觉得我要孤
独终老了，幸好碰到我现
在的妻子”

当被问及这份工作是否给自己的生活带来

不便时，夏海荣尴尬地笑了一笑，“我要是说

没有，你会信吗？”

多年来，逢年过节，夏海荣没有去过亲戚

朋友家拜访。“我们出门在外时，从不动别人

家里的日常用品，不喝水，不握手。”夏海荣

告诉小记，尤其是人家结婚，都不好意思去，

怕给人家“添堵”。“不参加婚宴，这是大家心

知肚明的事了，我们所有员工都是这样。”

今年 31 岁的夏海荣是去年结的婚，在温

岭算是晚婚了。当时也是由于这份工作，很多

媒婆都不敢给他做媒，怕不吉利。就算有几个

通情理的媒婆愿意给他做媒，很多姑娘家一听

到是位遗体化妆师，都吓得头皮发麻，更别说

出来吃个饭见个面了。“前些年都觉得我要孤

独终老了，幸好碰到我现在的妻子，她还是挺

理解我的，对我的工作也很支持！”

或 许 是 终 日 和 死 亡
“零距离”接触的缘故，他
更加懂得享受生活中每时
每刻的快乐

或许是终日和死亡“零距离”接触的缘

故，夏海荣更加懂得享受生活中每时每刻的快

乐：上网、看书、跟朋友们下下象棋⋯⋯“休

息的时候，我会去路桥数码城转转，喜欢收集

数码产品，也称得上‘专业人士’了。我也经

常给朋友修数码相机、手机等电子产品。”

除了爱好数码产品，夏海荣还喜欢外出旅

游呢，“我和妻子会定期去周边的城市逛一

逛，放松一下。”因为工作时间的不确定性和

必须“随叫随到”，限制了他的旅游范围，所

以外出距离基本不能超过 3 个小时的车程，去

得最多的就是温州、湖州、杭州了。

夏海荣告诉小记，“不管别人理解不理

解，让逝者体面地离开，是一份高尚的工作，

我早已克服自身的心理难关，能从容地面对外

界的议论，我会接着干下去！”

一周记者 江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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